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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色沉沉，凉如深井。

江明从梦中惊醒已是深夜，他觉得心神不宁，感到被子下面的身

体疲惫不堪。他掀开被子，把腿搭在卷起的被子上，以为这样会好一些，

可是根本不管用，他的全身还是如捆着麻绳般难受。

天刚亮的时候，母亲又打来了电话。

母亲说她夜里做了个梦，梦见江明回老家了。母亲还说可能是江

明的魂回老家了，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地让江明去寺庙安魂。母亲可能

是上了年纪，就这件事反反复复说了几遍。母亲还说山娃开始在家养

鸡了，过个一年半载，山娃就能娶上媳妇了。山娃是江明儿时的伙伴，

蓝
色
高
地

刘
健
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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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明离开村子出外打工时，山娃也想跟着去，但他爹娘说他家就一个男娃

子，家景不赖，用不着离乡背井。江明知道，母亲说山娃的事，其实还是

在说他的事。母亲是以山娃娶媳妇的事激励江明，提醒江明不要忘了挣钱

娶媳妇。母亲的口气中带了些许伤感，让江明心里更加难受起来。

接完母亲的电话，江明觉得心里怪怪的，身子也有些飘，空虚的感觉

彻头彻尾地淹没了他，让他无法确定自己的魂还在不在自己的身上。每次

母亲唠叨让江明娶媳妇的事，都让江明感到有些灰心。江明早已经厌烦了

这件事，也不愿听母亲唠叨它。

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，江明仍盯着天花板发呆，脑子里思绪纷飞。母

亲说他的魂回老家了，江明想自己多年都没回老家了，魂回老家就回老家

了，让他的魂回老家休息休息，休息好了再回到身上就行了。想到母亲让

他到寺庙招魂的事，他觉得好笑。 

胡思乱想的江明，忽然就想起了赵总。赵总叫赵越，是一个比江明要

累千倍万倍的人。他是北方冰山饮料集团公司的老总，名声很响，外界传

闻也多。公司里的人都敬畏他，总是对他唯唯诺诺。江明也经常听到别人

议论他，说赵总太有魄力了，说赵总代表的是一个蓝色高地。江明听着别

人的议论，心想他们为什么要说赵总代表的是蓝色高地呢？为何不说代表

的是金色高地？金色多有气派，银色也比蓝色好啊。江明拿这样的问题问

别人时，别人就说他脑子简单，不懂赵总，不懂这世上的事。事实上，江

明真的是不懂赵总，也听不懂人们所说的蓝色高地。他只知道，赵总是一

个响当当的大人物，是一个别人想见都要提前预约的重要人物。也许，别

人议论的那个蓝色高地，是更深刻的东西，是江明力所不及的东西。他听

不懂，也就不打听这事了。只是，他本能地向往着那个高地，向往着那片

蓝色之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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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明从二十岁就跟了赵总。这似乎是命运使然。

江明能跟上赵总这样的大人物，觉得这是他的福气，是他前辈子

修来的福气。周围的人也说是他的福气，还说他家的祖坟风水好。福

气本来离江明很遥远，谁知突然间就这样严严实实地包裹了江明，一

些让江明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竟都落到了他的头上。有人说他的命好，

有人说他撞了狗屎运，总之说啥的都有。江明听着有些刺耳、有些不

舒服，还有些感恩。福气带给他的是生活条件有了改观，内心的需求

却越来越贪婪。

江明稀里糊涂地就成了赵总的人，他自己竟觉得像梦一样不真实。

他反复地告诉自己，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不去管，什么都不要管。因

为他心中供奉着一个蓝色高地，他就要为这个高地而活着。可是更多

的时候，江明又感到许多事情都是虚幻的，无法落到实处，他的心绪

也飘飘地回不到胸腔里。他的胸腔里空空的，他很想搬块大石头压在

胸腔上，好让这样的重量压住他似乎就要飘到天空的身体。

自从江明跟了赵总，江明就不是以前的江明了，他有了变化，举

手投足间似乎也有了不寻常的意义。那种细微的变化只有他自己能觉

察到。有的时候，他会为自己的变化而恍惚。有的时候，他又为自己

的变化而欣喜。不过，在某些时候，特别是他近距离地面对赵总的时候，

那种真实而空虚的感觉强烈地逼向他，让他始终感到赵总离自己很远，

远得让他分不清赵总是人还是神。

赵总当然是人，又忙又爱发脾气。他对他的手下经常发脾气，他

发起脾气来地动山摇，公司的人都怕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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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总对谁都发脾气，就是对江明不发脾气，客气中略带亲切。这点让

江明很奇怪，他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其中的原因，只能慢慢地去体会那些

说不明道不清的滋味。有时候，江明竟还盼着赵总对他发一次脾气，好像

只有赵总对他发了脾气，他才会和公司里的人一样。这种盼望特别急切的

时候，就像老家炉灶里的柴火一样在他的眼前烧着了，劈啪作响、火光飞溅。

江明站在这堆火面前，飞溅四射的火花烤着他的脸、烤着他的心，在他身

上注入了一种能量，在他空空的胸腔里填充进去了一些庞杂而模糊的东西。

江明圆圆的脸，显得质朴厚道，说话声音很有磁性。身材直溜溜的，

打扮起来，有点明星范儿。也许是因了这一点，赵总很喜欢江明，有外面

的人送来名牌服装皮带什么的，赵总经常都会送给江明一些。江明把自己

打扮起来，人模人样的。他那些打工的老乡，都以为江明发达了，总是三

天两头打电话请他出去吃饭。他们请他吃饭，最后掏钱买单的总是江明。

江明去了几次，难以应付那些老乡越来越大的胃口，他就很苦恼。

夜里睡不着觉时，江明想起家乡的许多事儿，苦恼就强烈地在他的心

头打转，他想找个人说说，想来想去怎么也找不出一个人来。赵总就睡在

他对面的一张床上，睡着的赵总眉头一直皱着，那皱褶里仿佛隐藏着天大

的事。江明睡不着时，就会悄悄看着赵总皱着的眉头，他总是想把那些大

事从那皱褶里抠出来，好让赵总睡个安稳觉。每次看着赵总皱起的眉头，

江明就觉得自己的苦恼不算个苦恼了。老乡再打电话请江明出去吃饭时，

江明就说自己出差了。老乡听了江明的话，越发地觉得江明了不起，说江

明长大本事了，都坐飞机出差了。江明不知说什么好，等老乡说够了，他

就轻轻地挂断了电话。

江明发达的消息传回了老家，父亲再接到他打回家的电话时，就激动

得哭起来。江明鼻子也酸酸的，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没有发达，但他又不

能把这个真实得近乎残酷的消息告诉父亲。每次他给父亲打完电话后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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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夜睡不着觉，他发达的消息在家乡像人们口中传说的蓝色高地，闪

着神秘的蓝色之光。可是在他看来，他发达的消息更像是一个美丽的

泡沫，不知哪一天会幻灭。他有些恐惧，他不知道泡沫幻灭后自己往

何处去，父亲母亲的脸往哪里搁。

江明现在二十六岁了。他侍候赵总六年，心没有变大，反而越来

越小了，小得心里只装得下赵总。

赵总五十岁出头，身上似乎有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。为了公司的

事，赵总经常对他的下属发脾气，有时候把公司部门的那些经理骂得

狗血喷头，那些人点头哈腰地挨骂，不敢吭声。江明第一次看见赵总

骂人时，他很恐惧，那种恐惧似乎把他的瞳孔都撑大了。他盯着赵总

不断挥动的手，盯着赵总扇动的嘴，觉得赵总是个庞然大物，谁都无

法靠近。公司里的人都说赵总是个复杂的人，但赵总的生活却极为简

单。赵总在公司的时候，就住在办公室的隔壁。两间房子里放了两个床，

一个床上睡赵总，一个床上睡江明。赵总夜里经常做噩梦，这种困扰

让赵总的脸色呈现在白天的阳光中时，显得阴郁难看。可能是因了噩

梦的缘故，赵总睡觉时身边就得有人为他驱赶噩梦。江明就是那个为

赵总服务的人，赵总头发长了，他去请理发师来公司。赵总换洗的衣服，

他送到干洗店。有关赵总生活上的事他全包了。他眼里有活、手里有活，

从不做让赵总不高兴的事。

江明跟了赵总一段时间后，就去桃林里砍了一截桃木，做了桃木

剑放在赵总的枕头下，说是能避邪。说来也巧，在江明把桃木剑放在

赵总的枕头底下后，赵总做噩梦的次数似乎就少多了。赵总不信桃木，

却看重江明给他做桃木剑的过程。似乎只要江明跟他睡在一个屋里，

那些阴暗的梦就会逃到别人的黑夜里去了。没有了梦的困扰，赵总白

天工作起来就精神多了。也许是因了这个原因，赵总就更加看重江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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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多生活中的小事，赵总都交给江明去办。

慢慢地，江明在公司里就有了一点小小的权力。

江明不知道赵总看重他什么，只知道他要把赵总放在心里。只要赵总

在公司里，江明就不远不近地守着他，像是守着一种信念。江明弄不清赵

总怎么就成了他的一种信念，可他就是愿意守着这种信念活着。以前他不

知道自己活着有什么意思，现在他觉得自己活着还是有盼头的。这种盼头

是模糊的，不怎么具体，不能确定是什么。但这个盼头就是生生地牵扯着他，

让他内心愉悦和欢喜。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感觉，才让

江明觉得生活多多少少有了些意思。有意思的生活，总是和赵总紧密相连，

好像赵总好，江明就好。江明盼着赵总好，就像老家的父亲盼着地里的庄

稼好一样。

3

江明的老家在大山深处。兄弟四个，江明是老大，只读了初中，家里

就让他出门打工挣娶媳妇的钱。他从小就被家人决定了要背井离乡的。他

的家乡有很多像他这么大的少男少女出门寻找生计，有的出去当保安，有

的出去小偷小摸，有的出去做民工，有的出去开发廊。江明糊里糊涂地闯

进了一个足浴按摩培训班，受训一个月后，被介绍到北方的一个足浴中心

工作。

足浴按摩是一个特殊的行业，经常被人们说三道四。

江明条子好，脸面清秀，很得女客的欢喜。但是北方的城市里不兴给

小费，江明的收入一直很低。足浴中心规定，男客由女按摩师服务，女客

由男按摩师服务。江明的客人一般都是女的，四五十岁的，全都用同情的

目光看他。有的可怜他，就问他为什么不继续读书。江明常常说自己不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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欢读书，从小就梦想做个按摩师，一副自甘堕落的样子。那些女客就

收起怜悯的眼光，露出鄙夷的神情。江明习惯了，也变得麻木了。他

把自己的心用厚厚的油布包裹起来，把自己的肢体磨成木头一样没有

感觉，他在自己的眼睛里揉了一层又一层的沙子。

在给别人洗脚的那些日子里，江明觉得自己是个空心人，为了活

下去而忍受着各种挤压。周围的各个角落里充塞着点点滴滴不平等的

事情，空气里似乎全是参照物，让他时时都在卑微地仰望着什么。这

样的挤压不是表面的，而是一种潜在的暗暗放射着毒素的内在的破坏

力，让江明的内心深处暗暗滋生着一种发霉的迹象。他没有崩溃的感觉，

只是觉得这种没有温度的日子过下去或不过下去都没什么区别。很多

的时候，他以为自己是活着的死人。

足浴中心是个挣钱的地方，江明的师兄师妹都厚着脸皮变着法儿

让客人多消费，江明从不干这样的事。他觉得自己要是伸手了，他用

油布包裹的心就会被撕开裂口，有可能会持续不断地流血。对他来说，

这是一种恐惧的生活状态。他不想陷在这种天天让心潮起伏的状态中，

他只想活在把自己忘记的状态中。在这份讨生活的职业中，他看不到

自己的未来，他索性就不想以后的事情。有时候，也有客人会给江明

小费。江明就接了，从牙缝里挤出谢谢的字眼。他感到挤出这两个字

比给客人按摩还要费劲，像是背了一座大山在后背，那喘不过气来的

样子只有他自己清楚，别人都是感觉不到的。身边的师兄师妹，走马

灯似的换来换去，有的走时还拉江明一起走，江明却走不了。他每月

要给父母寄钱，在没有找到新的职业时，他无论如何是不能离开足浴

中心的。

直到有一天，赵总出现了，他是带着跟班出现在足浴中心的。他

块头很大，大高个子，肚子鼓出来，像个山丘一样稳稳地贴在壮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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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体上，显得很伟岸、很有气势。特别是他的眼睛，目光像刀锋一样扫视

周围的环境，不经意间就会让有的人畏缩。还有他那粗重的眉毛，似乎暗

含着一种奇特的元素，看上去不怒而威。他大步走进足浴城，一句话也没说，

空气中却已显示出他不同凡响的身份重量。他的跟班紧随着他，前后左右

地侍候着。那跟班和他年岁差不多，却比他矮了许多，也瘦了许多。跟班

叫嚷着说他们赵总不要女的，要男的。

赵总一屁股坐在足浴沙发椅上，闭目养起神来。看他的样子，像是刚

从背上卸下了一座山。不过，他肚子上的那个小山丘似乎还在压着他，让

他坐下时还不能完全放松下来。躺下的他，脸上满是疲惫，几乎懒得睁眼，

也懒得看周围的环境。

足浴中心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男人，慌乱了一阵后，就让江明出去应

付了。江明望着这个重量级的男人，对他肚子上的小山丘有些畏惧，但他

还是麻利地端来了足浴中心里最贵的中药泡脚水，将山丘下面的那双脚泡

进了木盆里。泡脚的过程中，赵总扭动了几下身子，传递出一种他不舒服

的信息。江明忙给他调整了沙发椅的高度，他这才躺着不动了。

江明一直侍候女客，突然侍候男客，有些不适应，手劲难免有点轻。

他捏脚时感觉客人的脚板是硬的，有厚厚的老茧。他想，这个男人走了多

少路啊，脚板竟是如此的坚硬。这双脚比他以往捏的女客人的脚，要大许多，

也就会多费些工夫。江明平时捏惯了女客人的脚，脑子早已麻木，手法也

是机械的。慌乱中突然捏男人的大脚板，他的脑子竟活跃起来，心想面前

的这个男人是什么来路，会不会给他小费，会不会鄙视他。江明的脑子想

了许多事，江明的手法还是老套路，轻得就像在客人的脚上挠痒痒。

闭目的赵总突然睁开眼睛，瞪着江明说 ：“怎么搞的？手劲还不如个女

娃子，你是在我身上绣花啊？”

站在旁边的跟班说 ：“使点劲啊，我们老总要男的，就是想松松筋骨。


